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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和拉美关系转型的
特征、动因与挑战

崔守军

［摘要］　２０１５年中拉论坛机制的建立，标志着中国和拉美关系迈入双边与整体合作
并行互促的新时代。中拉关系实现了 “自发反应型发展”到 “自主构建型发展”的战略转
型。“战略目标”“战略路径”“合作理念”“发展动能”的有机衔接是中拉关系转型的鲜明
特征。经贸合作、政治互信、首脑外交与人文交流的层层递进是推动中拉关系转型的内源
性动力，而全球政治的时代变迁是推动中拉关系转型的外源性动力。拉美地区形势的变
化、中拉经贸结构的不均衡以及中国对拉美认知的不足制约双边关系的发展；美国对拉美
事务的介入以及中美战略竞争的加剧也对中拉关系构成了挑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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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是一个具有全球影响力的发展中国家，拉丁美洲和加勒比海地区 （简称 “拉美”）是全球
中高收入新兴经济体最为集中的地区。拉丁美洲由３３个国家和１２个未独立地区组成，人口数量超
过６．４亿，总面积逾２　０７０万平方千米，约占世界陆地面积的１３．８％，其中可耕地面积占全球的
１／３，森林覆盖率占全球的２３％，拥有现代工业所需最基本的２０多种矿物资源的绝大部分以及丰
富的油气资源。①拉美地区的地域空间、自然资源禀赋与文化开放性为其可持续发展提供战略性支
撑。进入２１世纪以来，经过夯基累台、立柱架梁十多年的发展，中国和拉美关系 （简称中拉关系）
正在向落地生根、持久发展的新阶段迈进。２０１５年中拉论坛机制的创立，标志着中拉关系实现了
从 “顺势而为”到 “主动筹划”的重大转变，在高层互动的促进下，中拉整体合作机制建设取得重
大突破，全面合作关系日益紧密。在世界格局大调整、大变动的形势下，中拉关系亦处于战略转型
之中。中拉关系发展的内部和外部环境都在发生复杂而深刻的变化，中拉双方在战略目标、战略路
径、合作理念、发展动能方面也发生重大变化。鉴于中拉在世界格局中的地位和作用均呈现上升趋
势，中拉关系越来越具有全球属性。深刻理解中拉关系转型的特征、动因及挑战，有利于进一步挖
掘各自优势，推进双边关系持续向好发展。

一、中拉关系转型及其特征

２００１年中国加入世界贸易组织之后，以一往无前的姿态积极参与经济全球化进程，中国同世
界各个地区的交流与互动空前深化，彼此的利益融合日趋紧密。在这一宏大的历史背景下，遥居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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半球的拉美成为中国开拓全球市场、吸收世界资源和输出对外投资的 “新边疆”，中拉关系的发展
也进入一个全新的发展阶段，驶入 “快车道”。①在大宗商品的 “超级繁荣周期”的刺激下，中拉基
于自身的发展利益而相互接近，２００３年到２０１３年这十年间拉美成为整个中国对外贸易和投资中增
长最迅速、幅度最大的地区，中拉务实经贸合作实现了 “跨越式”的发展。

２０世纪９０年代以来，中国与拉美地区的一些国家逐步建立了沟通机制，但双边关系的发展主
要通过经济视角，聚焦于传统的经贸领域，而政治议程则被远远地甩在后面。究其原因，主要有
二：一是因为拉美地区一体化进程较为滞后，地区政治 “碎片化”格局较为突出，缺乏一个地区性
的统一协调组织，中拉结构性对话缺乏一个依托平台；二是美国一直视拉美为其 “地缘政治后院”，
在美国 “统治阴影”的干预下，拉美国家普遍对中国抱有较大的疑虑。②

进入２１世纪第二个十年，随着拉美全球化和区域一体化进程的加速，上述障碍逐渐被扫除。
一方面，２０１１年拉美国家联合自强意识的觉醒促成了 “拉美和加勒比国家共同体” （简称 “拉共
体”）的诞生，该组织是西半球最大的地区一体化组织，囊括了除美国和加拿大外的所有拉美国
家，具有广泛的地区代表性和政治独立性，为中国新一届领导人开展全方位多边外交奠定了基础。
“拉共体”的建立不仅会重塑拉美与美国的关系，而且会促使拉美各国加强与域外国家 （尤其是中
国）的联系。另一方面，中国经济总量已居世界第二位，在全球和地区事务中的影响力显著提升，
同发达国家、周边国家和广大发展中国家关系都取得了历史性发展，越来越多的拉美国家基于自身的
发展利益在制定对外政策时开始考虑 “中国因素”。在这样的背景下，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运筹帷幄，
于２０１３年首次出访拉美三国，为开启中拉合作机制做了有益的铺垫。２０１４年１月，“拉共体”峰会通
过了 《关于支持建立中国— “拉共体”论坛的特别声明》，同年７月习近平主席在巴西参加 “金砖会
议”期间，中拉双方共同宣布设立中拉论坛机制。至此，中拉关系的发展取得历史性突破。

２０１５年初，中拉论坛首次部长级会议在北京成功举行，标志着中拉关系进入双边合作与整体
合作并行互促的新阶段，开启了中拉合作的新篇章。以２０１５年中拉论坛机制的创立为里程碑，中
拉合作进入战略转型期，实现了从 “顺势而为”到 “主动筹划”的转变，“谋合作、促发展、求共
赢”成为中拉关系发展的主线。在中方奋发有为的外交实践的推动下，依托中拉论坛机制平台，中
拉关系实现了从 “自发反应型发展”到 “自主构建型发展”的战略转型③，中拉整体合作在各个领
域稳步推进，互利共赢的发展格局日趋形成，中拉合作迈向新时代。拉美国家的 “太平洋意识”与
中国的 “一带一路”倡议相向而行，通过凝聚思想共识和发展共识，中拉双方的顶层规划和实施落
实相互支撑，形成了从 “战略目标”到 “战略路径”、从 “合作理念”到 “发展动能”的有机衔接
链条，旨在以发展战略对接实现发展成果共享。中拉关系转型的主要特征为：
第一，以 “一带一路”为媒，打造 “中拉命运共同体”，是中拉全面合作的 “战略目标”。２０１４

年７月，习近平主席在巴西举行的中国—加勒比海国家领导人会晤上发表了 《努力构建携手并进的
命运共同体》主旨讲话，提出构建 “中拉命运共同体”的发展愿景，首次明确了中拉合作的终极目
标。２０１８年１月中拉论坛第二次部长级会议通过了 《关于 “一带一路”的特别声明》，这是中拉双
发首次以官方文件的方式明确了拉美和加勒比国家是海上丝绸之路的 “自然延伸”和 “一带一路”
国际合作不可或缺的参与方，标志着拉美正式加入 “一带一路”建设 “大家庭”。目前，拉美已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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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１６个国家与中国签署了共建 “一带一路”合作谅解备忘录，“一带一路”为中拉双方共同打造领
域更宽、结构更优、动力更强、质量更好的中拉合作新局面提供了新契机。①

第二，坚持整体合作与双边关系并行互促，是贯彻中拉全面合作的 “战略路径”。中拉全面合作
通过三个层次铺开，即区域合作、次区域合作与双边合作。在区域合作层面，２０１６年１１月出台的
《中国对拉美和加勒比政策文件》是新形势下指导中拉全面合作的纲领性文件，该文件明确指出以中
拉论坛机制为平台推动中国与拉美和拉勒比国家的多边合作，打造全面均衡的中拉整体合作网络。在
次区域层面，拉美地区有十余个融合程度不一的次区域一体化组织，例如南方共同市场、安第斯共同
体、加勒比共同体、南美洲国家联盟、太平洋联盟等。一方面，不同的次区域组织通过成员国的相互
交叉而彼此沟通；另一方面，拉美国家之间的制度性安排又将不同的次区域一体化组织联系起来，因
而次区域合作与整体合作可并行不悖地展开。② 在双边合作层面，中方在夯实原有双边合作的基础
上，积极通过签订双边自贸协定或经济互补协议推进双边务实经贸合作。当前，中国已与哥斯达黎
加、秘鲁和智利三国签订自贸协定，正在与哥伦比亚等国就签署自贸协议进行磋商。
第三，互利共赢、不针对第三方，是中拉全面合作的 “合作理念”。中拉关系根植于 “南南合

作”的基石之上，以相互尊重、平等相待、真诚合作、不干涉内政和互利共赢为指导原则，这与
“南北关系”有本质上的区别。③ “南北关系”是发展中国家与发达国家之间的关系，既充满矛盾与
对立，又有依存与合作，其实质是打破发达国家对发展中国家的控制和剥削。“南南合作”是指多
数地处南半球的发展中国家之间的合作，旨在通过共享知识、技能、专长和资源实现共同的发展目
标，是发展中国家自力更生、谋求进步的重要途径。中国与拉美国家同属发展中国家，处在相似的
发展阶段，肩负着相同的发展任务。在平等互利基础上建立新型经济合作关系，有利于中拉双方深
度融入世界经济体系，增强彼此在全球治理中的地位与作用，全面落实联合国 “２０３０年可持续发
展议程”④。《中国对拉美和加勒比政策文件》指出： “中拉全面合作伙伴关系以平等互利为基础，
以共同发展为目标，不针对、不排斥任何第三方。”⑤中国对外关系的发展是全方位的，中拉友好合
作是中国全方位外交的有机组成部分，不会取代各自与其他国家、其他地区已有的交往与合作。
第四，贸易、投资、金融与产能合作，是中拉全面合作的 “发展动能”。２０１３年以来，中国领

导人就加强中拉关系和各领域合作提出一系列重大倡议和举措，赋予中拉关系新的发展动力。２０１５
年１月，中方倡议共同构建 “１＋３＋６”中拉合作新框架，“１”是 “一个规划”，即 《中国与拉美和
加勒比国家合作规划 （２０１５—２０１９）》；“３”是 “三大引擎”，即以贸易、投资、金融合作为动力，
推动中拉务实合作全面发展，力争实现十年内中拉贸易规模达到５　０００亿美元、中国对拉投资存量
达到２　５００亿美元；“６”是 “六大领域”，即以能源资源、基础设施建设、农业、制造业、科技创
新、信息技术为合作重点，推进中拉产业对接。⑥ 在共建 “一带一路”的框架内，２０１５年５月中国
国务院总理李克强在巴西提出了中拉 “３×３”产能合作的新模式，即通过共建拉美物流、电力、信
息三大通道，实现企业、社会、政府三者良性互动，拓展基金、信贷、保险三条融资渠道。⑦ 产能
合作是中拉务实经贸合作的新突破口，不仅契合了拉美国家发展工业和基础设施的需求，还将推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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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经济结构转型升级，有利于在更高层面上实现中拉之间的发展对接。

二、中拉关系转型的动因

当前，中拉关系已经形成全方位、多层面、宽领域和官民并举的发展局面。中拉利益融合达到
了前所未有的深度，双方关系达到了前所未有的高度，双边关系处于历史最好时期。在发展动因
上，经贸合作、政治互信、首脑外交与人文交流的层层递进是推动中拉关系转型的内源性动力，而
全球政治的时代变迁是推动中拉关系转型的外源性动力。
第一，经济纽带是驱动中拉关系转型的 “催化剂”。贸易、投资和金融合作是驱动中拉经济融合

共生的 “三大引擎”。首先，贸易结构优势互补带动了中拉贸易的持续繁荣。中国对食品、能源、金
属和矿产品的巨大需求，使输出这些产品的拉美国家从中受益，表现为大宗商品价格的持续走高和出
口的快速增长。据联合国拉美经委会 （ＣＥＰＡＬ）统计，２００１—２０１０年，拉美的商品出口平均年增长
率为１０．８％，其中价格效应为５．５％，出口量效应为５．３％，有学者将这种中国驱动的商品价格上升
和出口繁荣称为 “中国效应”。①２０００年中拉贸易量仅为１２６亿美元，到２０１１年突破２　０００亿美元，

２０１７年达到近２　７００亿美元，２０１８年突破３　０００亿美元，创历史新高。②目前，中国已是拉美仅次于美
国的第二大贸易伙伴，是巴西、智利、秘鲁等南美国家的第一大贸易伙伴。其次，中国对拉美投资也
呈现 “井喷”态势。当前，拉美是中国海外投资仅次于亚洲的第二大目的地，截至２０１７年末中国在
拉美的投资存量为３　８６９亿美元，占到中国海外投资的２１．４％。③中国对拉美投资结构日益多元化，除
了传统的基础设施、能源矿产领域之外，日益向金融、农业、制造业、信息产业、服务业、电子商
务、航空运输等领域拓展。最后，金融合作成为进一步推动经贸合作发展的 “新动力”。美洲国家对
话组织 （ＩＡＤ）和波士顿大学 “中拉融资数据库”（ＣＬＡＦ）披露的数据显示，２００５—２０１７年中国政策
性银行向拉美提供的开发性融资金额超过１　５００亿美元，超过世界银行和美洲开发银行 （ＩＡＤＢ）的总
和。④相比于西方多边金融机构，中方融资不附带政策条件，兼具战略长期性和策略灵活性；近
８０％中方贷款用于基础设施建设，在使拉美各国普遍受惠的同时，可纠正市场失灵导致的基建投资
不足的难题。⑤可见，经济增长的共同需求成为中拉关系迅速升温的重要催化因素。
第二，政治互信是推动中拉关系转型的 “压舱石”。中国与拉美之间不存在领土纠纷和意识形态

方面的争执，没有根本性的矛盾和利害冲突。从１９４９年以来，中拉关系的发展经历了从无到有，从
小规模、低层次交流到大规模、高层次推进的过程；多年 “累积式”友好合作中所形成的政治互信和
价值认同，是中拉关系在新世纪取得 “跨越式”发展的根基。⑥ 中拉之间的政治互信体现在双边和多
边两个层面。在双边外交层面，中国已与巴西 （１９９３）、委内瑞拉 （２００１）、墨西哥 （２００３）、阿根廷
（２００４）、秘鲁 （２００８）、智利 （２０１２）、哥斯达黎加 （２０１５）、厄瓜多尔 （２０１５）、乌拉圭 （２０１６）和玻

８９

①

②

③

④

⑤

⑥

里斯·詹金斯：《大宗商品价格和拉丁美洲出口收益的 “中国效应”》，载奥斯瓦尔多·桑克尔主编：《拉美经委会评论》
（中文版特辑），６５页，北京，中国发展出版社，２０１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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利维亚 （２０１８）１０国建立了 “战略伙伴关系”，拉美国家是中国 “全球伙伴关系网络”不可或缺的参
与方。当前，与中国建交的拉美国家已增加至２４国。继２０１７年巴拿马与中国建交后，２０１８年多米尼
加和萨尔瓦多也与中国建交，中国在拉美的 “朋友圈”不断扩大。在多边外交层面，中拉双方在联合
国、２０国集团、金砖国家等的多边框架中保持密切合作，就联合国改革、国际金融危机、气候变化、
粮食安全等重大议题开展了良好的沟通与协调。①２０１６年巴西加入中国发起的 “亚洲基础设施投资银
行”（ＡＩＩＢ），成为创始成员国，２０１７年秘鲁、委内瑞拉、玻利维亚、智利、阿根廷和厄瓜多尔也宣布
加入。中拉政治互信的日益加深，成为中拉关系持续向好发展的 “压舱石”。
第三，首脑外交是推动中拉关系转型的 “顶层驱动力”。首脑外交一般是指由掌握国家最高权

力的国家元首或政府首脑直接出面，以多种方式参与和处理对外事务的高层外交方式。② 与传统外
交方式相比，首脑外交具有地位特殊、效果直接、迅速及时的特点。③ 近年来，随着中拉经贸合作
的逐步加强，中拉首脑外交的热度和力度日益提升，而密集的首脑外交反过来又不断驱动双边关系
的高水平运行，由此形成良性循环互动。２０１３年以来，习近平主席高度重视国家之间的高层交往，
在过去的６年内４访拉美，足迹遍及十多个拉美国家，既囊括了巴西、墨西哥、委内瑞拉、阿根
廷、智利、秘鲁等南美大国，又覆盖了巴拿马、哥斯达黎加、特立尼达和多巴哥等中美洲和加勒比
小国。习近平主席身体力行践行首脑外交，从战略高度谋划双边合作，通过密集会晤拉美国家的元
首和政府首脑，为中拉将彼此的发展诉求直接转化为现实成果提供了 “顶层驱动力”。
第四，人文交流是推动中拉关系转型的 “民意基础”。民相亲在于心相通，“民心相通”既是 “一

带一路”倡议的重要内容，也是夯实 “中拉命运共同体”的基础柱石。中拉文化交流和文明互鉴，增
进了中拉人民之间的相互了解和友谊，架起了 “心灵沟通”的桥梁，是中拉关系行稳致远的支撑和保
障。自中拉论坛２０１５年启动以来，中拉双方设立了涵盖政党、基础设施、农业、企业、科技创新、
青年、智库、法律、环境、地方政府合作、民间友好等多个领域的对话合作平台，直接参与人数超过
２万人次，为落实双方发展共识和合作规划提供了机制保障。与此同时，从２０１５年至２０１８年，中方
累计邀请了拉方１　０００多位政党领导人访华，４　０００多名拉方人才赴华学习深造。此外，拉美成为全球
孔子学院发展最快的新兴地区。中国已在拉美建立了３９所孔子学院和２０个孔子课堂，越来越多的拉
美民众热衷于学习中国文化。２０１６年设立的 “中拉文化交流年”覆盖中国多个省市和近３０个拉美和
加勒比国家，是迄今中拉共同举办的最大规模文化盛事，拉近了心灵之间的距离。④中华文明与拉美
文明虽各成体系、各具特色，但都包含人类发展进步所积淀的共同理念和共同追求，都重视中道和
平、多元开放、忠恕宽容等价值观念。中拉人民在相互学习和借鉴中挖掘出了更多的价值认同共性，
最终发生聚合效应，让中国形象和拉美形象在双方民众中更加立体和饱满。
第五，全球政治变迁是中拉关系转型的 “外部驱动力”。世界正处于一个 “可塑的关键时期”，

新兴国家的群体性崛起，正在重塑全球政治经济格局。中拉关系的转型与全球政治的时代变迁保持
一致。一方面，南方国家在世界经济中的地位空前上升，原有的 “中心—边缘”经济结构正在被重
塑。经济合作与发展组织 （ＯＥＣＤ）认为，近２０年来世界经济的重心已经从经济合作与发展组织
国家向新兴经济体转移，这一现象被称为 “全球财富转移”。⑤从贸易和投资结构看，１９７０年南方
国家仅占全球贸易比重的２４％、全球投资比重的１８％，到２０１２年分别攀升至５１％和５０％。从
ＧＤＰ结构看，１９７０年南方国家的ＧＤＰ总量仅占全球比重的２０％，到２０１２年已经上升到４０％，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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崔守军、张政：《美国学界中拉关系研究评析》，载 《国外理论动态》，２０１８ （４）。

赵可金：《首脑外交及其未来趋势》，载 《教学与研究》，２００７ （１２）。

张颖：《首脑外交与中英关系的 “黄金时代”》，载 《现代国际关系》，２０１８ （３）。

鲁元珍：《“中拉文化交流年”对文化走出去的启示》，载 《光明日报》，２０１６－１１－２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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计到２０２５年将达到５５％。①另一方面，南方国家在世界政治中的地位快速提升，全球治理由 “北方
主导”阶段过渡到 “南北共治”阶段。“南北结构”中经济实力对比关系的变化，促使南方国家开
始进入全球治理的核心地带。全球治理不等于大国治理、更不同于西方治理的理念日益深入人心，
成为国际社会共识。②中国的发展中国家身份虽然没有变化，但自身实力和外部环境已经发生巨大
变化，中国自身的政策取向和发展道路对外部世界的影响更加深刻，走到了世界舞台的中央。拉美
作为一个发展中国家最为集中的地区，在世界政治经济格局中的地位不断上升，成为全球治理中一
支不可或缺的力量。外部环境的变化使中拉关系越来越具有全球属性。中拉在全球性事务中携手合
作、相向而行，成为驱动中拉关系转型的外部动力。

三、中拉关系面临的挑战

中国与拉美合作发展互有需要、互有优势、互为机遇。拉美地区由于在地理上与中国相距最
远，因此也成为中国贸易和投资的 “最后领地”，中拉经贸关系的快速发展表明中国成为全球性的
贸易和投资国家。③当前，拉美外交是中国整体外交的重要组成部分，也是中国推进全球性大国外
交的 “试金石”。随着中国国家实力的增强和 “一带一路”倡议的推进，拉美已成为中国大国外交
的优先方向。然而，中拉关系的 “深度对接”也面临一系列的挑战。
第一，从拉美角度看，拉美地区形势的变化对中拉关系发展构成挑战。当前，拉美正处于十多

年来最大规模的政治、经济与外交变局。主要为：其一，政治格局 “左抑右扬”。在２１世纪的前
１５年，左翼政党先后在拉美十多个国家上台执政，这一 “左翼崛起”现象被称为 “粉红浪潮”。然
而，由于左翼政党的政策失当和全球经济衰退，２０１５年后拉美政治生态呈现出 “左抑右扬”态势，
阿根廷、巴西、秘鲁、智利等国的右翼政党通过选举上台执政。２０１８年是拉美的选举年，共有１０
个拉美国家举行大选，这一趋势有所加强。在巴西、巴拉圭和哥伦比亚等国，右翼反对派和反建制
政党纷纷得势，左翼政党转入低潮。在时间上，中拉关系的快速发展与拉美的 “粉红浪潮”相互重
叠。虽然中拉相互接近是基于双方的战略需要而非意识形态的相似性，但右翼政党难免要对其经济
政策进行调整，从而也间接影响到中拉关系的发展。其二，经济复苏缓慢。受到阿根廷金融危机、
巴西经济下滑和委内瑞拉局势动荡的影响，２０１８年拉美经济增长率为０．６％，低于２０１８年全球经
济的平均增速 （３．３％）。世界银行预测２０１９年拉美经济的增速为１．６％。④虽然国际大宗商品价格
始终维持较高水平有利于拉美经济增长，但中美贸易摩擦的 “外溢风险”又使拉美经济复苏更为
“脆弱”。拉美经济低速增长为中拉经济合作 “提质升级”提出了更高要求。其三，外交分歧加剧。
拉美政治格局的深刻变化带来了外交立场上的分化。２０１８年４月，阿根廷、巴西、智利、哥伦比
亚、巴拉圭、秘鲁六国宣布无限期停止参加南美国家联盟 （ＵＮＡＳＵＲ）的活动。同年５月，利马
集团的１３个拉美成员国宣布不承认委内瑞拉总统大选的结果，不承认马杜罗政府的合法地位。８
月，哥伦比亚退出南美国家联盟，厄瓜多尔退出美洲玻利瓦联盟 （ＡＬＢＡ）。拉美国家之间的外交关系
裂痕，削弱了拉美国家之间的团结协作程度，也要求中国在处理与个体及群体关系时要更加巧妙，注
意掌握好分寸。其四，拉共体内部发展动力不足。拉共体的建立是推进拉美区域一体化的有益尝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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旨在加强区域内国家之间的政治协调，减少美国对拉美事务的干预，推动对外交往的多元化发展。然
而，作为一个政治实体，拉共体的发展受到两个地区大国———巴西和墨西哥的共同牵制。巴西是南美
地区最大国家，希冀通过拉共体重塑其南美地区的 “绝对领导力”；而墨西哥在地理上靠近北美，希
望加强其在南美地区的政治认同，修正其日益下滑的区域影响力。① 此外，拉共体并未设置秘书处，
亦无财政预算支撑其政策议程，这些机制的缺失也将制约其协调力度。中拉论坛机制是依托拉共体而
设立的多边合作机制，未来拉共体的发展空间受限也会影响到中拉整体合作的开展。
第二，从中国角度看，中拉经贸结构的不均衡和中国对拉美认知的不足制约双边关系的发展。其

一，中拉贸易结构不均衡。中国对初级商品的旺盛需求拉动了拉美国家的出口繁荣，然而中国从拉美
进口的商品主要是大豆、铁矿石、原油、铜矿等初级产品，这种贸易模式给拉美国家带来了 “去工业
化”（Ｄｅｉｎｄｕｓｔｒｉａｌｉｚａｔｉｏｎ）担忧。② 根据联合国贸发委员会发布的数据，２０１１年到２０１６年期间，在整
个拉美对全球的出口结构中，初级产品出口和制成品出口的比重分别是５０％和４８．４％；而在拉美对
中国的出口结构中，初级产品出口占到８７．２％，而工业制成品仅占１２．７％。③ 由于初级产品的价格在
２０１３年到２０１６年进入下跌周期，拉美对华出口商品的总价值下降２５％；２０１７年由于受到初级产品价
格反弹，价值上升１６％。④ 拉美对华出口结构高度集中于自然资源产品，让拉美过度受到大宗商品
“繁荣—萧条周期”波动的影响。其二，中国在拉美的投融资分布不均衡。中国在拉美的投资区域不
断扩大，２００３年中国对拉美地区的投资覆盖率为４９％，到２０１７年已增至６７．４％。２００８年中国在拉美
设立的境外企业仅为６００家，到２０１７年已增长至２　２００家，年均增速近２０％。但２０１７年中国对外投
资的全球覆盖率达８１％，明显高于中国对拉美地区的投资覆盖率。⑤ 从地区分布看，中国在拉美地区
投资过多地集中于开曼群岛、英属维尔京群岛、委内瑞拉、巴西、阿根廷、厄瓜多尔等国家或地区，
占到中国对拉美投资存量的９０％以上。金融合作是驱动中拉经贸关系快速发展的新引擎，然而依托
“贷款换石油”模式，中国对拉美金融借贷有一半以上集中在委内瑞拉、巴西、厄瓜多尔和阿根廷四
国。⑥其三，中国对拉美认知有待进一步深化。拉美文化深受欧洲基督教文化的影响，并融合了美洲
印第安文化和非洲黑人文化，具有丰富性、质感性、多元性与复杂性等特征⑦，在语言、制度、价值
观念、行为习惯等方面与中华文化差异较大。随着中拉关系的日益深入，中国对拉美的认知程度已有
日新月异的变化。但总体而言，中国对拉美地区的研究尚处于探索阶段。在对拉美的研究中，“抽象
的概念多于具体的知识，模糊的印象多于确切的体验”⑧。作为一个全球性大国，中国应深化对拉美
文化和文明的理解与认知，以推动中拉关系迈向更高的发展水平。
第三，从美国因素看，美国对拉美事务干预的加大会制约中拉关系的发展。鉴于拉美的 “后院”

地缘战略价值和美国的 “门罗主义”传统，拉美在美国的全球战略部署中始终处于重要地位。在过去
的几个世纪中，拉美的命运在很大程度上 “取决于它和国际权力中心之间的相互关系”，外部力量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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崔守军：中国和拉美关系转型的特征、动因与挑战

渗透———尤其是美国，损害了拉美的独立性。由于美国在综合国力和地缘政治方面的绝对优势，拉丁
美洲始终是 “独立而依附的，自主而附属的”①。近年来，虽然美国在拉美的影响力有所下降，但美
国仍是拉美最重要的贸易伙伴和投资国，其霸权地位并未受到根本动摇。美国特朗普政府执政以来，
加大了对拉美地区事务的干预力度，主要体现在委内瑞拉和古巴问题上。据 《纽约时报》披露，特朗
普上任后，美国白宫安全委员会便酝酿起草了一份针对委内瑞拉的逐步升级的 “干预路线图”，其中
设定美国会在何种情势下军事介入委内瑞拉，终极目标是推翻马杜罗总统领导的左翼政府。②自２０１６
年以来，美国已多次对委内瑞拉总统在内的政要和商界人士实施经济与金融制裁，恶化了委内瑞拉的
经济困局，试图以 “经济绞杀”的方式迫使马杜罗总统下台。在古巴问题上，特朗普政府逆转了奥巴
马政府时期奉行的 “美古和解”政策，双边关系急剧恶化。在历经近６０年的敌对关系之后，美古于
２０１５年７月恢复外交关系。特朗普上任后谴责古巴实施 “独裁统治”，重新对古巴实行旅行和贸易限
制，并对２６家古巴实体实施经济和商业制裁，美古关系再次 “冰冻”。此外，美国还对玻利维亚和尼
加拉瓜等左翼政府实施打压。在拉美政局 “右摆”的态势下，美国试图拉拢一些右翼国家 “选边站
队”，利用委、古问题等制造地区分裂，从而对拉美国家团结和地区一体化产生负面影响。美国对拉
美地区事务的介入加大，直接影响到拉美地区的政治与社会稳定，对中拉合作也产生一定的负面
影响。
第四，从中美关系发展态势看，中美战略竞争的加剧促使美国加大对中国在拉美的遏制力度。

特朗普政府执政后，以 “零和竞争”的 “冷战思维”看待中美关系，认为中国崛起会挑战美国的霸
权根基。在战略与安全层面，２０１７年１２月特朗普政府发布的美国 《国家安全战略》将中国明确定
位为 “战略竞争对手”和 “修正主义国家”，视中国为美国的政治、经济与安全威胁。③中美战略竞
争的加剧，有些矛盾直接体现在涉华经贸投资政策上，有些则转化为政治与外交领域的政策围堵与
遏制。美国兰德公司 （ＲＡＮＤ）在２０１８年１０月发布的 《“一带一路”的黎明：中国与发展中世界》
研究报告称，中国对发展中国家的重视在 “一带一路”倡议中达到顶峰，发展中国家为中国持续成
长提供经济增长与全球影响力支撑，中国旨在 “攫取”地缘政治优势以平衡与美国之间的全球竞
争。④具体到中拉关系上，美国惧怕中拉 “相互接近”会导致美拉 “相互疏离”，中国在拉美的政
治、经济与外交存在会削弱美国对西半球秩序的控制力。⑤ ２０１８年２月，时任美国国务卿蒂勒森出
访拉美五国，指责中国利用其经济影响力将拉美纳入自己的 “势力范围”，抨击中国是在拉美谋求
地区影响力扩张的 “新帝国强权”，称美国始终是拉美 “最稳定、最强大、最持久的合作伙伴”，试
图让拉美屈从于美国主导的西半球霸权。⑥２０１８年１０月美国战略与国际研究中心 （ＣＳＩＳ）在报告
《中国崛起背景下的拉美和加勒比》中对２０５０年的中拉关系进行展望，认为到２０５０年中国在拉美
的军售和军事存在在规模、质量和范围上都会大幅增长，将对美国西半球霸权构成致命威胁。⑦在
政策实践上，特朗普奉行 “美国优先”的政策理念，一方面在美墨边界修建 “边墙”对拉美移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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Ａｎｄｒｅｗ　Ｓｃｏｂｅｌｌ．Ａｔ　ｔｈｅ　Ｄａｗｎ　ｏｆ　Ｂｅｌｔ　ａｎｄ　Ｒｏａｄ：Ｃｈｉｎａ　ｉｎ　ｔｈｅ　Ｄｅｖｅｌｏｐｉｎｇ　Ｗｏｒｌｄ．Ｓａｎｔａ　Ｍｏｎｉｃａ：ＲＡＮＤ　Ｃｏｒｐｏｒａｔｉｏｎ，２０１８，ｐ．２．
Ｎｉｃｃｏｌｏ　Ｌｏｃａｔｅｌｌｉ．Ｃｈｉｎａ　ｉｎ　Ｌａｔｉｎ　Ａｍｅｒｉｃａ：Ｐｏｌｉｔｉｃａｌ　ａｎｄ　Ｅｃｏｎｏｍｉｃ　Ｉｍｐｌｉｃａｔｉｏｎｓ　ｏｆ　Ｂｅｉｊｉｎｇｓ　Ｉｎｖｏｌｖｅｍｅｎｔ　ｉｎ　ｔｈｅ

Ｒｅｇｉｏｎ．Ｆｌｏｒｉｄａ：Ｂｏｃａ　Ｒａｔｏｎ，２０１０，ｐ．４５．
Ｃｙｎｔｈｉａ　Ａｒｎｓｏｎ．Ｔｉｌｌｅｒｓｏｎｓ　Ｔｒｉｐ　ｔｏ　Ｌａｔｉｎ　Ａｍｅｒｉｃａ：Ｔｈｅ　Ｇｏｏｄ，ｔｈｅ　Ｂａｄ，ａｎｄ　ｔｈｅ　Ｕｇｌｙ．Ｗｉｌｓｏｎ　Ｃｅｎｔｅｒ，Ｆｅｂｒｕａｒｙ　２３，

２０１８．ｐｐ．１－２．ｈｔｔｐｓ：／／ｗｗｗ．ｗｉｌｓｏｎｃｅｎｔｅｒ．ｏｒｇ／ｓｉｔｅｓ／ｄｅｆａｕｌｔ／ｆｉｌｅｓ／ｔｉｌｌｅｒｓｏｎｓ＿ｔｒｉｐ＿ｔｏ＿ｌａｔｉｎ＿ａｍｅｒｉｃａ＿ｔｈｅ＿ｇｏｏｄ＿ｔｈｅ＿ｂａｄ＿ａｎｄ
＿ｔｈｅ＿ｕｇｌｙ＿ｌａｔｉｎ＿ｔｒａｄｅ．ｐｄｆ．

Ｒ．Ｅｖａｎ　Ｅｌｌｉｓ．Ｔｈｅ　Ｆｕｔｕｒｅ　ｏｆ　Ｌａｔｉｎ　Ａｍｅｒｉｃａ　ａｎｄ　ｔｈｅ　Ｃａｒｉｂｂｅａｎ　ｉｎ　ｔｈｅ　Ｃｏｎｔｅｘｔ　ｏｆ　ｔｈｅ　Ｒｉｓｅ　ｏｆ　Ｃｈｉｎａ．Ｗａｓｈｉｎｇｔｏｎ，Ｄ．Ｃ．：

Ｔｈｅ　Ｃｅｎｔｅｒ　ｆｏｒ　Ｓｔｒａｔｅｇｉｃ　ａｎｄ　Ｉｎｔｅｒｎａｔｉｏｎａｌ　Ｓｔｕｄｉｅｓ（ＣＳＩＳ），２０１８，ｐｐ．２６－２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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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零容忍”，另一方面向墨西哥和加拿大施压，重构北美自由贸易协定。２０１８年１１月，新版 《美墨
加协定》（ＵＳＭＣＡ）正式签署，美国处心积虑地在其中预设针对中国的 “毒丸条款”（Ｐｏｉｓｏｎ
Ｐｉｌｌ），要求墨、加在与 “非市场经济国家”谈判时提前３个月告知美国，意在禁止两国与中国签订
自贸协议，谋求在全球贸易体系中建立一个 “反华势力范围”。①此外，在巴拿马、多米尼加和萨尔
瓦多与中国建交后，美国于２０１８年９月召回被派驻到三国的大使或临时代办，美国副总统彭斯称
中国的行为 “威胁到台海地区的稳定”。可见，中美之间的战略竞争会 “外溢”到拉美地区，从而
直接影响中拉关系的发展。

四、结论

中国和拉美国家虽然相距遥远，但同属发展中国家，在国际社会中有着共同的理念和诉求，且
具有极强的经济互补性，是天然的合作伙伴。在过去的十多年中，中拉双方发挥各自优势，积极开
展务实合作，形成互助互益的合作新局面。中国始终从战略高度和长远角度看待中拉关系，在深入
推进 “一带一路”建设和完善对外开放战略布局的大背景下，提出构建 “中拉命运共同体”的战略
愿景。拉美国家的 “太平洋意识”与中国的 “一带一路”倡议遥相呼应，积极响应中方的 “一带一
路”倡议，与中国进行发展战略对接，以满足拉丁美洲产业链和价值链上行的需求。随着世界经济
增长的中心从 “大西洋”转向 “太平洋”，中拉双方在全球政治经济格局中的地位均呈现上升趋势，
因此，中拉关系越来越脱离旧格局之下的从属性，其日益发展的独立性反过来促进这一关系向更加
广阔的国际治理领域延伸，从而愈加具有全球意义。

Ｔｈｅ　Ｃｈａｒａｃｔｅｒｉｓｔｉｃｓ，Ｄｒｉｖｅｒｓ　ａｎｄ　Ｃｈａｌｌｅｎｇｅｓ　ｏｆ
ｔｈｅ　Ｔｒａｎｓｉｔｉｏｎａｌ　Ｒｅｌａｔｉｏｎ　ｏｆ　Ｃｈｉｎａ　ａｎｄ　Ｌａｔｉｎ　Ａｍｅｒｉｃａ

ＣＵＩ　Ｓｈｏｕｊｕｎ
（Ｓｃｈｏｏｌ　ｏｆ　Ｉｎｔｅｒｎａｔｉｏｎａｌ　Ｓｔｕｄｉｅｓ，Ｒｅｎｍｉｎ　Ｕｎｉｖｅｒｓｉｔｙ　ｏｆ　Ｃｈｉｎａ，Ｂｅｉｊｉｎｇ　１００８７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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